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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坚实基础，社会组织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

组成部分。不同于本土孵化的内生型社会组织，外生型社会组织介入乡村振兴时极易引发“水土不服”。

文章基于笔者在L中心的调研，以其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为案例，结合我国农村发展乡村治理现状，从嵌

入理论和博弈理论视角出发，描述面对社会基础缺乏和目标模糊的现实困境时，外生型社会组织解决该

种困境的理念指导和行动路径——通过关系嵌入、理念嵌入、资本嵌入建立社会基础，进而借助一系列

项目工具的撬动，从情景、方式和保障构建合作博弈平台，实现村民内生动力激发、社会信任强化、治

理活力释放，形成社会组织和乡村社区的良性互动，为外生型社会组织介入乡村振兴、推动乡村基层自

治、促进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提供了方案借鉴和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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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solid foundation for China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a-
lizing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Different from the endogenous social organizations incubated 
locally, exogenous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maladjustment when they involve in rural revitaliza-
tion. Based on the author’s research in L center, taking its practice in rural governance as a case,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ing theory and game theory, describes the idea guidance 
and action path of exogenous social organizations when facing the realistic dilemma of lacking 
social foundation and vague goal-exogenous social organizations establish a social foundation 
through relationship embedding, idea embedding and capital embedding, and then build a coop-
erative game platform from scenarios, methods and guarantees with the help of a series of project 
tools, so as to stimulate the villagers’ endogenous power, strengthen social trust and release go-
vernance vitality, and form a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rural communi-
ties. It provides a scheme reference and research ideas for exogenous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in-
terven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e rural grass-roots autonomy and rural civilization go-
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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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我国乃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在我国处于不

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农村的建设发展既是着力点也是先手棋，面临如此艰巨和繁重的任

务，我国提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由此颁布并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了《乡村振兴法》，其总则

第十一条中规定“各级政府要‘鼓励、支持’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各方面参与乡村

振兴促进相关活动”，明确把社会组织视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者。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细胞，社

会组织拥有灵活性、专业化的独特优势，可有效推动实现乡村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生态保护、社会治

理和城乡融合，培育基层自治基础，激发乡村活力，从而实现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 
在讨论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时，学界主要集中在关系视角和结构–功能视角两个方

面。一是从关系视角出发研究社会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许多学者重点关注了“政府–社会

组织”的双向互动关系，陆汉文、杨永伟认为社会组织在与政府互动中形成了“非对称竞争”的关系[1]；
刘风、向德平认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先后经历了从“控制–依附”向“合作–自主”再到“对称性

互惠”关系的发展[2]；王琳琳从政府购买服务中关注到了“信任与自主框架下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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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逻辑”[3]；苏曦凌在分析政社关系的总体态势时认为其经历了从“总体性二元合一”向“分化性二元

合一”的转变[4]。还有部分学者研究了“社会组织–社区”的关系，从资源依附的角度出发，认为社会

组织与社区自组织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资源竞争关系等[5]。二是在结构–功能视角下剖析社会组织作为一

个社会治理的关键主体，在公共领域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冯嘉雯将“农村社会组织看作乡村治理

结构性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认为“其参与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值得探究”[6]。在这个视角下主要存

在两种观点，其一主要强调社会组织作为政府的补充和合作伙伴，能够“弥补政府体制在公共服务供给

上的不足”，成为“作为满足多元化需求的公共服务提供者”[7]，其二是认为社会组织与其他农村基层

组织可以形成“共生合作”的关系，共筑乡土“新公共性”，重建并维护农村社会资本[8]。 
以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组织与乡村之间的关系来看，根据来源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本土培育的内生型

社会组织和外源介入的外生型社会组织[9]。当前的研究范式忽视了社会组织作为行动者的主体立场和在

此期间的行动过程，以及作为社会组织运营项目和组织发展的关键节点——与项目客体间互动关系等微

观因素的影响。这些微观因素关系着外生型社会组织嵌入项目客体的程度、开展项目的成效和组织目标

的实现。总体而言，学术界较少关注外生型社会组织介入乡村治理的思维逻辑、行为模式和行动过程，

对于外生型社会组织介入乡村治理的入场方式、项目和工具设计的指导理念和行为模式的研究更少。与

理论研究的“遇冷”如出一辙的是，实践中社区自组织演化而来的内生型社会组织运行普遍良好，外生

型社会组织却常常遭遇“水土不服”。从关注村民主体来说，学者们普遍强调激发村民主体的内生动力，

却少有提及外生型社会组织顺利参与贫困社区治理的介入路径，社会组织项目工具激发并提高村民主体

能动性的实现机制，以及发挥基层社区自治作用的方式和长效化机制等。 
基于此，本研究从外生型社会组织这一主体出发，探究社会组织如何破除社会基础缺乏和目标模糊的困

境，重点关注社会组织通过“要素嵌入”进入贫困社区，在当地社区实现从“边缘化”到“合法化”再到“本

土化”的渐进式转变，借助“合作博弈”为主导思想而共同设计的项目工具在乡村社区这一情境内触发多主

体博弈，探索外生型社会组织介入乡村治理的合理方式和有效手段，从而引发对农村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的

思考与探索。这对乡村振兴领域中推动外生型社会组织的参与和提升社会项目的效果具有一定的意义。 

2. 文献回顾 

2.1. 嵌入理论 

嵌入理论及其概念是研究社会组织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一个有力分析工具，它主要描述社会结构、

关系要素等相互衔接和互动的过程，强调一种位置关系和互动状态。国内学者王思斌指出“嵌入”一词

的含义——本来是指某一事物(固体Ａ)卡进另一事物(固体Ｂ)的过程和结果，一般把Ａ进入Ｂ的过程称为

嵌入[10]，所以早期“嵌入”这一概念用于自然科学、建筑学等学科中较为普遍。卡尔·波兰尼在他的著

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第一次将“嵌入”这一概念援引进社会科学这一领域，而

后格兰诺维特在《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中正式使用“嵌入性”的概念进行系统解释，并进一步将

嵌入区分为了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 
学术界运用嵌入理论对社会组织进行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例如，杨莹、孙九霞用“双重嵌入”来描

述非政府组织与地方政府和受益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11]，秦小峰认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复杂本土化场域

中呈现出“有限嵌入”的状态[12]，王明、张雪等人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双向嵌入”的关系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13]，冷向明、张津则认为基于资源分散和功能差异的基础上，国家与社会组织间呈现“半嵌

入性合作”的关系[14]，郑观蕾，蓝煜昕用“渐进式嵌入”总结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社会组织介入乡村振兴

的策略选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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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博弈理论 

博弈源于游戏，最初是指游戏中一种选择策略的研究，强调在一定规则的约束下让自己从参与游戏

的人们中脱颖而出、取得胜利的策略。根据参与者能否形成约束性的协议，以便集体行动，博弈可分为

合作性博弈和非合作性博弈。合作博弈是从宏观视角对博弈进行研究，主要目的是寻求共同的利益和发

展，做“大蛋糕”。非合作博弈更多地研究如何解决局中人在博弈中的决策、策略等微观领域。为了保

证合作的效果，避免个人非合作因素的破坏，就必须要求订立有约束的合作协议。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存

在有约束力的合作协议的博弈就成为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做出的“大蛋糕”还必须出现一个分配方案，

且该方案满足博弈各方需求。 
学者们将博弈的思想用于社会组织这一主体也不少见，主要集中于研究政府–社会关系，尤其在政

府购买公共服务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如杨和平认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在“变和博弈理

念”下产生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必须通过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信任机制、合作机制”

和“一系列制度化”得以实现[16]。刘传俊、刘祖云从“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

出发，重构“政府供给–经营性服务–公益性辅助”的“协同供给模式”[17]。方劲则从社会互构论的角

度出发，认为在乡村贫困治理中，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呈现出“合作博弈”的动态演化格局[18]。
而张娜、雷明、张想想等人更是认为社会组织主动参与精准脱贫必须通过与政府的博弈来实现，所以提

出“构建政府奖惩机制”并对此机制下社会组织与政府精准脱贫行为策略的演化博弈进行分析[19]。除社

会组织与政府的博弈之外，社会组织与群众也会存在博弈关系。杨衍在研究宗族组织时认为“宗族组织

固有的‘人治’特性也会在乡村治理场域进行博弈，对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造成冲击”[20]。 

3. 分析框架：外生型社会组织根植乡村社区的理论及行为模式 

外生型社会组织拥有较为成熟的理论、方法和经验，能够充分借助社区外的资源，刺激乡村社区主

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盘活乡村社区的本土资源，探索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同时具备流动性、显著性、

持久性的特点。尽管存在诸多优势，但实践中发现进入乡村社区之初，外生型社会组织常常“遇冷”。

与内生型社会组织最大的不同在于，外生型社会组织天然地缺乏开展项目所必备的社会基础，存在较厚

的组织壁垒，缺少项目开展必须的主体信任和组织架构。面对“基础缺乏、目标模糊”等不确定的复杂

情境，外生型社会组织将关系、理念、资本和文化等要素与社区本土进行互嵌，创建以信任为链接的社

会网络结构，形成项目开展的关系前提和观念基础。但嵌入理论只能为社会组织开展项目提供前提，不

足以解释外生型社会组织开展项目的持续动力，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目标与村民自我需求、社区发展需

要的结合方式。要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激发村民自我发展和自主治理的意识和能力，社会组织的项目

设计的理念是关键。在与村民及村集体互动及开展项目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将村民视为平等主体，以“博

弈式服务”为核心理念设计项目和开展项目，通过促进与村民自组织和村民间的合作博弈，推动项目开

展，实现项目的持续运行。整理前述研究并对理论进行深入剖析，本文将着眼于外生型社会组织这一主

体，构建“困境–理念–行动–效果”的分析框架(如图 1)。在“要素嵌入–合作博弈”的视角下，外生

型社会组织的理念和行动回应了外生型社会组织在介入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进入社区和实施项目所面临的

困境，获取社区主体的认同以实现组织在社区的顺利入场，推动社会组织和社区村民主体保持信息互通、

开展资源交换，满足个体需要，激发其内生动力，与此同时培育结构完整、运行良好的基层自组织，实

现乡村治理有效，并逐步契合项目发起人的愿景和社会组织的目标，最终实现项目的落地和可持续发展。 

3.1. 情景的复杂性 

外生型社会组织介入乡村振兴从而顺利开展项目的前提是融入社区，然而外生型社会组织进入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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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idea and action which exogenous social organizations involved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图 1. 外生型社会组织介入乡村振兴理念和行动的分析框架 

 
时所面临的情景十分复杂。情景的复杂主要是涉及社区基础缺乏和目标模糊两个方面。社区基础缺乏主

要源于外生型社会组织缺乏群众基础、信任缺失、信息不畅等因素而使得村民认可度低，而村民认可度

是决定社会组织能否进入社区并成功开展项目的关键前提。目标模糊的意思是社会组织的宏观构想与当

地社区的现实需求匹配不明，也就是说，外生型社会组织在进入社区之前常常存在预期的实施目的和开

展的项目内容，但社区的具体情况、发展需求和目标偏好千差万别，为了避免外生型社会组织的服务与

当地社区的需求错位，要求社会组织在进入乡村社区前弱化项目的具体程度，在实践中因地制宜，采取

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所以在进入社区前甚至项目进行中社会组织开展项目的直接目标仍处于模糊状态，

其主要是由乡村社区村民思维受限、理念差异以及社会组织的供给与居民需求错位。 

3.2. 理念与行动 

在现有的治理环境和面临困境中，外生型社会组织采取何种策略和行动，才能在乡村社区中避免复

杂情境下的冲突，顺利“入场”并创建实施项目的环境？嵌入的手段和方式能够避免外生型社会组织一

直处于“悬浮”状态，增进社会组织和乡村社区之间的相互了解，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达成平等互动并

进行合作博弈，以促成双赢的博弈结果。 

3.2.1. 要素嵌入 
为保证组织嵌入的效果，根据我国乡村社区的差序格局特征、对外生型社会组织的认知差异和经济

发展的需求，为保证组织嵌入的效果，将外生型社会组织的嵌入从政治、文化、经济的维度分为关系、

理念和资本三个要素分别进行阐述。 
一个陌生的外生型社会组织进入乡村社区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缺乏社会基础，其主要原因是信任

基础缺乏、公众认同度低，因此当务之急是利用关系嵌入的方式打破壁垒、融入社区，目的是搭建外生

型社会组织与社区村民、基层组织、政府等原有组织之间的联系。从对象和方向进行划分，关系嵌入可

以分为顶层嵌入和基层嵌入两方面。顶层嵌入是指社会组织在符合国家发展方向和大政方针的条件下设

定组织目标和宗旨，要求社会组织在政府监管的框架内设计项目、开展活动和运营机构，通常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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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服务来取得官方背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正式的嵌入渠道。基层嵌入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非正

式嵌入渠道，要求社会组织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需求，以社区精英等在内部拥有权威和号召力的人或组

织为媒介，实现组织入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等社区精英在社区拥有群众一致认可的社会

地位，具备影响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和基础，拥有较为广泛的社会资源和信任基础。因此外生型社会组

织在这两种关系嵌入的帮助下取得社区普遍信任为前提，为后续开展项目奠定关系基础。 
乡村社区中多数主体知识储备不足和外界信息获取渠道有限，从而导致个体可持续生计发展受限，

相对贫困状态长期持续，甚至容易引发返贫风险。同时，扶贫资源的政策性倾斜导致贫困社区村民被动

脱贫、短期脱贫的状况频发，对于激发村民主体意识、可持续性发展意识的作用十分有限。在理念嵌入

的阶段，一方面可以增加贫困社区主体的知识获取渠道，外生型社会组织以自身为中介，向贫困社区提

供外出学习的机会，了解同质社区发展情况，突破贫困社区固有的地域边界和思想边界。另一方面，主

动宣传和潜移默化影响贫困社区主体对外生型社会组织的认识，建立乡村主体对外生型社会组织的信任

基础，从而加深社区成员对外生型社会组织及其提供服务的认同程度，最终形成项目可持续发展的精神

支柱。 
对于贫困社区而言，最紧急也最重要的就是解决经济贫困的问题。与内生型社会组织具有的显著本

土化优势但外来资源匮乏的情况相反，外生型社会组织虽然缺乏信任基础但具有携带外部资源的天然优

势，拥有解决贫困社区经济问题的直接资本。在这种情境下，资本嵌入是指外生型社会组织以资本为支

点，撬动贫困社区的整体资金，盘活社区本身所拥有的资源，实现资本的互嵌流动。对于外生型社会组

织来说，利用资本嵌入获取贫困社区村民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奠定合作博弈的关系基础。同时，资本的

加持可以有效地激发贫困社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进一步增强社区主体自治的主动性。 

3.2.2. 合作博弈 
外生型社会组织取得贫困社区主体的认同，实现顺利“入场”后，要进一步开展项目，激发贫困社

区主体内生动力，促进社区自组织建设，推动项目落地并保证其可持续性，必须转变以社会组织为主或

以项目为主的思想，改变原有项目制、清单制中忽略乡村社区主体的开展方式，将村民从项目实施客体

变为项目开展主体，充分尊重其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因此，外生型社会组织对待项目和乡村治理主

体的态度和角色都需有相应的转变。社会组织以“博弈式服务”为理念，平等地与乡村社区村民、自组

织进行沟通、交流并设计项目，通过合作博弈实现项目落地，在这个过程中，外生型社会组织成为了项

目实施的情景构建者、工具设计者和规则培育者。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社会组织相信乡村治理主体可以秉承理性人的思维，能够在项目设定阶

段以个人、集体和社区需要为出发点，对项目的具体事项进行谈判磋商，就项目内容和规则达成一致，

最终达到双赢的效果。博弈双方所表现的态度实际上体现了极大化自身利益的理性人要求，谈判中讨价

还价的目的是谋求合作，过程和结果均展现出了“成本分摊”和“盈利分配”等合作博弈的显著特征。 
外生型社会组织以合作博弈为纽带，通过情景建构、工具设计和规则培育三大行动路径搭建起社区

自主治理的平台。首先建构合作博弈的情景，孵化实现乡村社区自治的组织基础和行动空间，从而形成

合作博弈的基础。其次进行工具设计，基于乡村社区地方特征、风土人情和村规民约的基本情况，结合

社会组织目标设计出项目工具，其精妙之处在于不仅可以激发村民参与动力，达成合作博弈的条件，还

能推动社会组织资源效益的最大化，把资源用在村民真正需要的地方。而规则培育则作为合作博弈的保

障，其形成是社会组织项目落地并持续运行的前提，打造出乡村社区主体发挥治理能效的软环境。需要

说明的是，这三条行动路径并非严格按照前后顺序进行，往往在外生型社会组织开展项目这一阶段交替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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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结果与可持续性 

通过上述“要素嵌入”和“合作博弈”的策略和行动，外生型社会组织可以回应介入乡村社区所面

临的社会基础缺乏所导致的信任缺失、融入困难等问题，和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目标模糊等复杂情景，

并从中获取组织认同和搭建项目平台，实现组织入场、项目落地和结果的可持续发展。外生型社会组织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代理人角色、在制度框架内活动等方式取得入场资格，再以乡村社区精英等优势资

源拥有者为媒介，聚焦信息传播场域，了解项目实施地具体情况的同时进行组织宣传、理念传播和思想

引导，重构、强化乡村自组织，培育基层社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再以外界资源投入作为博弈的本钱，

换取谈判合作的机会，并将此作为资源，搭建行动舞台、设计项目工具，形成合作博弈的结果——“契

约”，最终达到制度内生、自主治理、项目可持续的效果。 

4. L 中心的个案分析 

4.1. 案例介绍 

L 中心是一家专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组织，目前主要在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江并流”地区开展

社区发展、环境保护、建设“健康村镇”等一系列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公益行动。L 中心致

力于以社区村民为治理主体，通过公益团队的“内生式”项目服务，促进区域从人–社区–社会的变化

和整合，使环境、社会、经济、文化成为一个健康发展、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产生一系列适合于当地

的组织制度、生产生活方式、公共治理方式以及生态产业模式，从而化解该区域“保护与发展”之间的

内在冲突，促进区域善治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最终，实现现代化转型时期下的新乡村建设和区域生态

文明建设。 
本研究采用个案分析法，罗伯特·殷认为相较于其他的研究方法，案例研究具备其独特的优势，不

仅能在现实生活的情境下研究当前的现象，还可以“通过纵向案例来展示现象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

化的过程”[21]。公共管理领域运用个案研究数不胜数，王建云提到的对公共管理个案进行解释性分析就

是其在社会管理学领域的三大应用之一[22]。本文所关注的 L 中心尽管只是一个案例，但其所反映的问

题也普遍存在于参与乡村振兴的其他外生型社会组织中。L 中心不仅总结组织项目实践的经验，也多次

开展了与其他社会组织学习讨论的工作坊。在基于 L 中心个案的条件逻辑自洽和“条件”的复制中进行

推广，其研究具备可扩展性。撰写本文的素材主要来源于笔者对个案过程的跟踪观察和对关键参与者的

访谈。从 2020 年开始，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对 L 中心进行了调研考察，从 L 中心微信公众号、官网消息、

服务过的志愿者多处了解了社会组织和项目运转的基本情况，随后前往 L 中心和项目实施地进行实地考

察，通过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与 L 中心负责人、政府部门代表、村民和村民组织进行了深

入调研，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与 L 中心的项目官员、志愿者等保持长期联系，通过网络和微信公众号等

方式跟踪项目进展，详细了解了 L 中心介入乡村振兴从“边缘化”到“合法化”再到“本土化”的过程

和结果，根据获取的信息进行要素嵌入–合作博弈分析时，绘制如下结构图(图 2)以便大家理解。 

4.2. 获取认同：嵌入式融入 

作为外生型社会组织，在一个目标社区是否开展项目、开展项目的方式和群众认可度等关键问题都

取决于开展项目前的调研结果。一旦决定在当地社区开展项目，前期调研的步骤更是打开社区大门的一

把钥匙。以深入调研为关系嵌入的契机，给予社会组织和社区主体一个互相了解的机会，与本土风土人

情交换文化、意识等观念，打破思想边界，形成合作博弈的价值观基础，再以资本为线融入社区经济，

以此获取本土社区组织和社区主体的认同。 

https://doi.org/10.12677/sd.2022.122038


上官文君 
 

 

DOI: 10.12677/sd.2022.122038 357 可持续发展 
 

 
注： 表示存在博弈关系 

Figure 2. Structure of exogenous social organ-
ization embedded-game 
图 2. 外生型社会组织的嵌入–博弈结构图 

 
1) 深入调研：外生型社会组织在正式开展项目之前的首要任务便是展开初步调研，了解当地情况和

组织、项目的适配度。L 中心也不例外。在进入目标农村社区前，中心与农村社区的政治精英——F 书记

取得联系，F 书记了解到 L 中心的宗旨符合国家倡导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又理解 L 中心以社区主体性

建设为目标，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与 L 社区的发展需求具有很高的匹配度，随后 F 书记成为了带领 L 中

心进村的关键人物。L 中心在满足顶层和基层两方面嵌入要求后实现顺利进场。为了全面了解农户、社

区的整体状况和发展情况，搭建与农村社区沟通的渠道，L 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走访了社区内的

各户人家，将调研结果反馈至 L 中心，中心的工作人员集合整理收集的信息后分析研判项目实施的可行

性。L 中心调研的结果发现：当地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区的情况较为特殊，自然生态脆弱，经济来源单一，

收入结构不稳定；社区社会治理状况不佳，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脱节，公共管理缺失，政策和主体脱离，

社区与企业，社区内部之间的矛盾冲突严重。 
2) 理念互嵌：L 中心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乡村社区的意识固化和能力缺失是制约乡村社区发展的根

本因素。就环保问题而言，乡村社区个别的社区精英认可环保的重要性，并愿意为之努力；但大部分村

民对环保仅仅有个模糊的概念，认为环保是国家、政府才有能力做的事情。L 中心在前期调查了解到当

地的情况，结合过去的实践经验，从两个角度着手进行突破。首先是开展宣传，在社区政治精英的带领

下组织村民小组开会，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中心的职能和项目的基本情况，充分展示作为外生型社会组

织融入社区的诚意和可行性。再次是提供外出学习的机会，在社区选出村民代表后，组织代表们前往其

他地区的类似社区学习，汲取新的知识和经验，开阔眼界，代表们将先进的观念、项目理念和实施做法

等学习内容与社区成员进行分享，从而激发村民作为社区主体所能发挥的主观能动性。由由此通过塑造

价值观念的方式对社区进行软约束，同时借此搭建或重构社区内部村民自组织，促进“原子化”村民的

再组织化。除此之外，当地社区少数民族呈现出交叉式分布的情况，各少数民族间的文化碰撞较为频繁，

甚至会出现对个别少数民族的刻板影响。外生型社会组织充分给予了少数民族社区文化的尊重，给理念

互嵌破开了一个口子。 
3) 资本入场：资本入场即外生型社会组织带资进驻，通过 L 中心与社区共同设计的项目将资本、信

息等外界资源带入社区，实现外界资本在乡村社区的内部流动，以有形的资本塑造无形的社会资本，从

而形成社区治理的良性循环。而 L 中心也以资本为催化剂，推动乡村社区建设和社会组织目标的实现。

其中，参与人数最多也最为典型的项目是“村寨银行”，村寨银行项目通过为社区村民提供滚动借贷，

有力推动、催化村民的理性自由发展，一定程度上解决村民资金链断裂的问题，提升当地社区内生动力

和整体治理能力，是一套基于本土社区文化和制度传统的“社区金融”系统。通过资料收集、访谈等方

式了解到，通过参与 L 中心项目的村民们开会讨论、集体协商、共同监督并遵守规则这个过程，社区的

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一是形成了多数人监督少数人的机制，培养村民参与社区治理、自我管理和自我

监督的意识和能力；二是为当地改善生活、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提供脱贫的物质基础；三是通过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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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制度性捆绑，将村民个人利益同山林保护直接挂钩，使小区在获得经济帮扶的同时减

轻环境压力，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的生态保护，从而推动当地社区的经济在更长的时间内实现更为持续的

增长。 

4.3. 搭建平台：博弈式服务 

L 中心以博弈为理念进行情景建构、工具设计和规则培育，搭建博弈平台，推动社区主体再组织化，

重塑社区自组织，恢复社区自治功能，推动社区善治。 
1) 情景建构：情景建构相当于构建社会学里的“场域”，即要求所处的社会单位里按照一定的认知

和行为逻辑共同建设的规范，是集体中的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场所，也是外生型社会组织介入乡村振兴

社区治理并进行博弈的环境。L 中心派出工作人员定期宣传，组织村民代表外出学习，创造博弈情景，

在这个阶段充分利用村民小组这一乡村社区自组织开会讨论，从地理环境、行为环境和心理环境，共同

营造集体氛围，建构项目开展的情景。 
2) 工具设计：L 中心通过博弈式服务的理念设计项目工具，在这场博弈里，共包括外生型社会组织、

村民、村民自组织三个博弈主体，从而形成社会组织与村民、社会组织与村民自组织、村民与村民自组

织间这三对博弈关系。调研、宣传期间，L 中心与村民进行价值观念的交换，L 中心熟悉乡村社区的基

本情况，初步考虑当地村民的需求，而村民开始逐步认识 L 中心，了解 L 中心的组织性质和项目情况。

项目申报、开展、短期结项的整个过程体现了博弈的精髓。基于相互熟悉的前提，L 中心向村民提供外

出学习、培训等发展机会，但开展项目必须按照项目经费、影响力、可行性等进行磋商，村民可以主动

表达意愿，并按照 L 中心的项目要求提供相应保证，村民代表学习、培训后也应当履行相应的保证内容

以完成整个谈判。对于 L 中心来说，外界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等资源都可以作为谈判的内容，与

此作为要求的是社区主体必须提供环保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发展方式的承诺和行动；对于农村社区来说，

社区发展的集体需要是动机，根据 L 中心的要求进行项目内容设计是社区自组织必须达到的磋商条件，

如村寨银行和项目竞争会。对于村民而言，一方面，村民在社区自组织里拥有个人的身份，可以尽情表

达自己的诉求，另一方面，无论谈判结果如何，处于集体中的村民必须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服从村

民小组的安排，并将部分个人权利交由村民作为代表与 L 中心谈判，从这个角度看来，村民意见是否纳

入社区自组织协商议程也是一个博弈的结果。当然，所有的博弈中都会有不合作的自由，也必须承担没

有实现承诺的代价。 
3) 规则培育：L 中心开展的项目有利于培养社区公共精神、契约精神等现代价值观念，从规则的角

度对博弈各方进行约束。L 中心把规则制定的权力归还给社区治理主体，给与村民们在博弈空间内充分

的自由，由乡村社区村民在村民小组开会时进行讨论，形成具有地方特色和乡土智慧的规则，以适应乡

土社会的本土发展。例如某村民小组在生态保护条例中规定禁捕青蛙，其主要原因是当地气候特殊，农

作需根据青蛙叫声进行，这类规则只有当地人根据自己的需要、祖祖辈辈生活的积淀和乡土社区的人情

智慧才能制定出来，具有特殊性，也更能发挥规则约束的作用。 

5. 实践效果 

要素嵌入–合作博弈的理念和行动指导下外生型社会组织介入的形式和内容与以往的都有所区别。

从形式上来看，外生型社会组织并不是以定期开展活动、开展项目等传统方式参与到社区，而是深入乡

村基层，与乡村社区主体进行观念上沟通互嵌，激发、引导村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

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时代乡村风貌。从内容上看，外生

型社会组织开展的项目内容并不是外界或者乡村精英主观强加于乡村社区而进行的，而是以乡村社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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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主体，在要素嵌入的前提下，由村民们自行提出，在村民小组这一自组织中讨论、商量，再以村民

自组织这一集体身份与外生型组织进行谈判，充分彰显了村民们在推动乡村社区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L 中心在上百个村民小组开展了项目，最早的可以追溯至 2010 年，实践证明在以要素嵌入–合作博

弈为指导方针的外生型社会组织可以从多方面助力乡村社区蓬勃振兴。首先，乡村经济得到显著发展，

外生型社会组织不把固有的项目施加在农村社区里，而是把主动权转交给社区主体，让他们基于个人需

求、群体需求和社区需要的前提，主动把握资源并选择利用资源的方式，实现了外生型社会组织资源效

率的最大化。同时，资本的注入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社区主体的经济活力，采取环保可持续的生产生

活方式也为生活富裕提供了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方案。其次，外生型社会组织和乡村社区主体的角色

均有所转变：一方面，外生型社会组织转变开展项目的方式，从制定者、实施者的主导型角色，转变为

监督者、评价者的辅助性角色，回归社会组织的原有定位。另一方面，乡村社区主体的能动性得到激发，

从“要我做”的被动学习转变为“我要做”的自我学习，形成个体和社区集体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再

次，社区自组织得以培育成型，在外生型社会组织介入之后，分散的“原子化”个人得以再组织化，社

区自组织得以重塑，村民自组织成为了自我讨论、集体行动、社区治理的基本群体单位，除此之外，社

区自治初见成效，将村民由“经济人”培养成“社区人”，意识上契约精神、公共精神的激发，能力上

集体意识的唤醒、团结合作的聚力，行动中各主体间的约束、村规民约的落实，多方位地实现了乡风文

明的建设。最后，实现了乡村社区主体的增能赋权，为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条件，突破了保护与

发展的二元对立，村民内生性和组织活力得以激发，推动了外生型社会组织、社区自组织和乡村社区村

民之间的合作博弈，在相互约束中达成一致，实现了乡村社区建设的长期目标，形成了村民主动要求–

社区自组织讨论–社会组织供给的良性循环。 

6. 总结及展望 

社会组织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和推动力量。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外

生型社会组织聚焦到乡村社区这一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的新阶段中来，必然面临着组织入场和项目落

地的一系列难题，所以探讨外生型社会组织介入乡村振兴的理念和行动为其提供理论参照确有必要。 
笔者经过 L 中心的实地考察调研，结合其项目发展情况和项目开展地的实施效果，针对外生型社会

组织介入乡村振兴时面临社会基础缺乏、目标模糊等现实困境，提出了“要素嵌入–合作博弈”的外生

型社会组织介入乡村振兴的理论模型，剖析了外生型社会组织进入乡村社区以实现组织入场、搭建平台

实现合作博弈以推动项目可持续性发展的可行路径，进一步通过 L 中心在乡村社区开展的项目实践进行

验证，最后得出外生型社会组织介入乡村振兴中要素嵌入–合作博弈的理念和行动不但可以激发乡村社

区主体自治意愿，促进社会组织项目与社区自组织建设的融合，而且能够增强乡村社区主体治理能力，

有效提升乡村社区治理效果。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过渡期，政府必须重视有资源有能力的外生型

社会组织的力量，积极引导外生型社会组织进入农村社区；外生型社会组织也应当以此为思路创建更多

的项目工具，搭建乡村村民合作博弈的平台，同时，和政府一起合力发挥理念创新的示范效应，实现有

效的扩散，形成更加具有影响力的治理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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